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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誰是最早的中國
共產黨員？答案是明
確的，就是中國共產
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舉行時全國的五十
三名共產黨員，誰居
其中之一，誰就是中
國最早的共產黨員。

那麼，誰是香港
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在最早的五十三
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中，有香港人嗎？如
果有，他就是香港最早的共產黨員！

香港，作為近代中國遭受外國侵略
最早、受壓迫最酷、近代工業及其產業
工人出現較早、規模較大且西方新思想
傳播較快的一個地方，從理論上確實會
出現得風氣之先的先進人士，從大家對
於香港為民主主義革命所作出突出貢獻
的認知來看，有港人出現在最早一批共
產黨員的行列也應該不足為奇。

在中國最早的五十三名共產黨員裏
面，確實有一位從香港走出去的先進青
年，他就是袁振英。袁振英在一九二○
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正正一年的時
間裏，協助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
陳獨秀先後參與創建了上海、廣州的共
產黨小組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也
因此，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二
○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一卷在敘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時，
兩次提到袁振英的名字，充分肯定了他
對創建中國共產黨所起到的歷史作用。
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袁振英對中國革
命、對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歷史貢獻。

然而，很多人都對袁振英這個名字
比較陌生，不了解其貢獻，也不知其大
致履歷，讓我們走進這位香港最早的中
國共產黨員吧！

袁振英，別名仲勛，筆名震瀛、震
寰等，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於廣東
省東莞縣溫塘鄉（現東莞市東城街道溫
塘社區）。

袁振英受家庭薰陶，自小就形成了
強烈的民族情感。其父袁居敦是一名塾

師，經常以其先祖袁崇煥的民族氣節和
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子弟。正如袁振英所
說： 「我們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煥督師，
忠義便由然而生了。」

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在
香港求學，形成了其民主革命及無政府
主義思想。一九○五年，其父袁居敦攜
妻兒到香港謀生。袁振英即先後在香港
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讀書，接受西式教
育，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袁振英在香
港皇仁書院讀高中期間，結交東莞籍學
長李文甫、林直勉等，受到他們的反清
革命思想影響。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廣州黃花崗起義爆發，其中李文甫
中彈被俘，慷慨就義。袁振英為自己年
少未能直接參加這次起義而深感惋惜。
一九一二年底，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
與同學杜彬慶、鍾達民等人組織了一個
無政府主義團體 「大同社」 。大同社主
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與
廣州劉師復成立的心社遙相呼應。從
此，無政府主義成為影響袁振英一生的
政治思想。

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從香港皇仁書
院畢業，考入中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
在北京大學英文門（慣稱西洋文學系）
學習。一九一七年底，袁振英又考入北
大文科國文門的研究生。

在北大讀書期間，陳獨秀、蔡元
培、辜鴻銘、胡適等是其尊敬效法的老
師。受陳獨秀影響，參與《新青年》雜
誌的投稿及開始關注蘇維埃社會主義思
想。一九一八年畢業後，袁振英先後在
廣州、菲律賓、香港等地從事教書和媒
體工作，在菲律賓組建華僑工黨，還發
動省港媒體記者組成 「廣東遊東（日
本）記者團」 ，到日本、朝鮮、台灣等
地宣傳反對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 「二十
一條」 草案。

一九二○年七月，袁振英結束廣東
遊東記者團工作來到上海，適逢陳獨秀
脫離北京大學在上海籌組共產黨小組，
袁即接受陳的邀請幫助編輯《新青年》
雜誌和籌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年八
月，正是在上海的《新青年》雜誌編輯

部，成立了當時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小
組──名為 「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任
書記。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先後有十七
人加入共產黨小組，他們是陳獨秀、俞
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
廬、楊明齋、施存統、李達、邵力子、
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
中、沈澤民、周佛海。同月，上海共產
黨小組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俞
秀松任書記。這是中國的第一個青年團
組織，袁振英是創始人之一。當時社會
主義青年團的發起者有八人，他們是俞
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
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團務由
施存統、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主
持，團址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
里六號。

除參與創辦上海共產黨小組，袁振
英接受組織派遣，擔任《新青年》 「俄
羅斯研究」 專欄主編及《共產黨》月刊
編輯，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作出突
出貢獻。身為這個專欄的主編，袁振英
的翻譯與編輯工作非常繁重。據統計，
「 『俄羅斯研究』 專欄共刊出介紹蘇俄
的譯、著三十八篇，其中譯文三十五
篇，震瀛署名翻譯的就佔了二十四篇。
第八卷第四號（一九二○年十二月一
日）的十三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
譯。」 這個 「震瀛」 ，正是袁振英的筆
名。

誰是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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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看到網上有
一篇文章說 「回港易」 不
易，內容大致是關於一位
身居在廣東的港人因為到
非特區政府認可的機構做
核酸檢測，從而導致人到
了關口之後不能使用 「回
港易」 。這篇文章在內地
港人的圈子有一定的閱讀
量，然而這是一個個案，至少從
我個人的親身親歷來說， 「回港
易」 是極為便利的。

依依不捨，在內地前後隔離
加 「自由活動」 一個多月之後，
我終於踏上回港的行程。由於在
北京待足了十四天，因此按照
「回港易」 計劃，我只需在北京
找一家符合條件的檢測機構做完
核酸檢測後即可回港。

任何政策在執行時難免遇到
實際問題。使用 「回港易」 之
前，我還擔心會遇到十分繁瑣的
程序，其實並不然。 「回港易」
的安排頗貼心，當你預約成功之
後，特區政府會分別在你登記成
功的當天、行程出發前的三天以
及出發當天，多次通過短訊發送
具體的回港流程到你的手機，並
附帶鏈接。

若無法按照 「回港易」 要求
做好準備的人，其實也要自我反
省一下，畢竟該計劃給予了充分
的提醒和處理時間。用手機操
作，約十分鐘就可以完成所有的
登記步驟。成功使用 「回港
易」 ，其中兩步至關重要：一是
到認可的檢測機構提前做好檢
測，並備好陰性結果的紙本報

告；二是預先在衞生
署網站上做妥健康申
報。完成這兩件事，
基本上可順利登上回
港的航班。

特區政府對於
「回港易」 安排的細

心，不只體現在登記
程序上，還有對抵達

香港後的 「回港易」 人士的防疫
安排。在抵港之後，使用 「回港
易」 的人士和其他抵港人士基本
是分流的， 「回港易」 人士使用
一個擺渡列車的車廂，登記、檢
測以及休息等候核酸結果都與其
他抵港人士分隔在不同區域。此
舉顯然是為了盡量減少兩者的接
觸，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然
而，美中不足的是核酸檢測結果
需要等候二至四個小時，以及
「回港易」 人士與其他抵港人士
被安排在同一層。

從歷經在內地二十一天的隔
離，再到使用 「回港易」 返港，
這一趟旅程讓我印象深刻。最深
切的感受是終於明白為何內地的
疫情能夠控制成功，同時防控部
門也沒有絲毫的鬆懈。在我到過
的地區，無論北京或廣東，進出
公共場所都必須出示獲認可的健
康碼，外出使用交通工具掃健康
碼自不用說，更有專人監督乘客
是否佩戴好口罩；使用手機程式
Call車，網約車的司機全部都顯
示已接種疫苗。從源頭到傳播
鏈，內地的疫情管控工作相當精
細，這是香港需要借鑒學習的地
方。

回港易，掂 中學時代
十幾歲的日常，無

非上學，放學，功課，溫
習。面對校園，有時候確
實想躲進被窩裏，拚命地
去逃。

校園是個挺奇怪的
地方。聖誕派對總是要寫
卡片，運動會和學校旅行
時總是要看誰拍的合照

多。如果說，兩三張照片是留念，那二三十
張就是壓力了。當照片的數量變成了一種炫
耀的資本，其實就喪失了拍照本來的意義。
但我又明白大家其實都只是希望拚命留下回
憶，想為自己的青春留下腳印罷了。於我而
言，比起一堆人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其實我
更喜歡躲在家裏，看看電影小說，聽聽音
樂，做做白日夢；但比起無人居住的世外桃
源，我又更喜歡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的市中
心。作為一個喜歡在熱鬧的地方求獨處的
人，到底是我太奇怪，還是校園太奇怪呢？

不過，拋開無奈，學校裏的一點一滴確
實挺有意思的。我在學校的足跡說不上有多
深，但應該也算是個獨一無二的小腳印。在
這個校園裏，從新生到學生會主席，從台下
的聽眾到台上的常駐司儀，使命感滿滿，直
直地站着；又挽過小夥伴的手大步流星，走
遍學校每一個小角落，笑得前仰後翻；試過

有抬起頭四十五度角，扁起嘴角不讓眼淚掉
下來的時刻；又或許，還有甜蜜地揚起嘴角
的瞬間。

說起中學時代，大概也少不了那甜甜的
愛情。每次看到這種十幾歲的戀愛，我都會
搖搖頭。有人形容它就像小時候青澀的英雄
夢，但真的青澀嗎？中學六年，有些人的對
象轉換不斷，而所謂的另一半，是不是就真
的只是站在你身旁的 「另一半」 ，僅此而已
呢？明知這段感情無法長久，但還是為了那
小小的甜蜜和虛榮心，飛蛾撲火，這或許也
就是少年。

我們會需要的越來越多，然而擁有的只
會越來越少。當然早戀不一定就是錯，兩個
少年在一起也許沒有什麼錯對，只是沒有能
夠支撐起少年們在一起的東西，那才是錯
的。

六年的中學小火車也還有一年就到站
了，如果你問我以後會懷念嗎，我想我會回
答： 「會的吧。」 我會懷念海傍冰冷的海風
拍打着臉頰，把頭髮吹得亂糟糟的感覺，也
會懷念那個七點四十四分飛奔跑到校門前，
身上殘留的全是馬路邊烤紅薯、烤栗子油煙
味的中學時代。那些日子可能沒有那麼特別
也沒有那麼絢爛，但一張一張臉孔會永遠清
晰，如同看清指尖上的細紋那般，滲透着快
樂和憂傷。

《你的少年念想》的作者不朽說過，在
這個匱乏的年紀，或許只要一點點的甜，就
足以成為對抗這個世界的勇氣。所謂的青
春，應該就是對美好的盼望。

我覺得很對。
直到有段時間，我也開始害怕長大了。

對於未來，對於死亡，我也開始感到恐懼
了。哎，這個年紀的小人兒，也會像我一
樣，白天熱烈地憧憬着長大後的生活，到了
深夜卻被變成大人的恐懼嚇得哭泣發抖嗎？

於是我在網上搜：害怕長大怎麼辦？有
人說： 「不要想太多也別害怕，很多時候，
有些你心裏疑問會在你未來成長的某一刻突
然醒悟，因為你還小，很多事情都沒經歷，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努力當下，努力做好
這個年齡段應該做的事情，不要給自己留遺
憾。」

我一看，一下子釋懷了很多。
嘿，懵懂的少年，在陽光照耀下，腳踏

實地走好每一步吧，到了那個年齡，自然會
懂那個年齡的道理了。只是不知道多年後的
你看到那條從地鐵站一直走到頭的路，會不
會記得有幾個女生，邊走邊手挽着手，拿着
筆記溫習的日子呢？

無論如何，我相信回憶在歲月的痕跡
裏，總能沉澱出珍貴的樣子，因為我們都曾
努力走過。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
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張
學良和楊虎城為了勸諫蔣
介石改變 「先安內後攘
外」 的政策，在西安華清
池發動 「兵諫」 。最後，
蔣介石接受了 「停止內
戰，聯共抗日」 的主張。

一九三五年，張學
良任西北 「剿匪」 副總司令，指
揮十六萬東北軍聯同陝西楊虎城
的西北軍和湯恩伯的 「中央
軍」 ，圍剿陝北的紅軍，但屢遭
挫敗。東北軍久厭內戰，心懷怨
望，亟欲恢復東北。其實自東北
淪陷後，熱河易手，張學良越來
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非議， 「不抵
抗將軍」 的心理負擔越來越重，
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張學良不支
持蔣介石 「攘外必先安內」 的政
策，反認為 「先攘外、後安
內」 ，並贊同中國共產黨號召
「聯共抗日」 的主張。

一九三六年四月，張學良親
至延安與周恩來會談，中國共產
黨主張 「反蔣抗日」 ，張學良主
張 「聯蔣抗日」 ，互有分歧。五
月，中共提出 「逼蔣抗日」 ，張
學良表示贊同，雙方達成《抗日
救國協定》，希望國共能再次合
作以抗日。張學良遂停止對紅軍
的圍剿，並找機會勸告蔣介石聯
共抗日。

十月二十日，張學良秘密前
赴山西太原，向閻錫山坦述自己
聯共聯蘇以抗日之事，閻錫山亦
答應勸蔣介石聯共， 「倘蔣不
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
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 ，
並表示把固陽等五個縣讓給紅
軍。二十二日，蔣介石由南京飛
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
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
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介石

拒絕。二十九日，張學
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
壽，勸蔣聯共抗日，再
遭蔣拒絕，強令其剿
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
撤離。

十二月二日，張學
良再抵洛陽，向蔣介石
面報，謂其部下不穩，

請求蔣介石往西安會商。蔣抵達
後，入住華清池之西京招待所。
十二月七日張學良對蔣介石再三
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
日，再遭蔣嚴拒，並謂若不進
攻，便把東北軍、十七路軍分別
調往福建、安徽。十二月十一日
晚上，蔣介石命令 「中央軍」 接
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 「剿共」 任
務。同日晚上，張學良和楊虎城
分別召見其部隊的高級將領，宣
布十二月十二日清晨進行兵諫。

十二日上午五時，張學良和
楊虎城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十數
要員拘押，旋即通電全國，提出
八項要求，史稱 「西安事變」 。
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致電中共
中央強調 「必須堅決採取以和平
方式解決事端的立場」 ，中國共
產黨遂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西
安調停。經蔣介石、張學良、周
恩來三人會談後，張學良釋放蔣
介石，並隨蔣介石返南京接受軍
事審判。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鈞為
審判長，張學良被判以 「首謀夥
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
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
後獲特赦，惟自此遭軟禁，直至
一九九○年才全面恢復自由。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破裂
後，內戰連年，使日本有機可
乘。西安事變促使國共再次合
作。經過多次磋商，終於在一九
三七年九日，國共聯合抗日，展
開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

 















 

絲綢之路上的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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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媛澄

HK人與事
承 言

文化經緯
常 樂

動言集⑧
蘇銳鴻

市井萬象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分
流
不
同
類
型
的
抵

港
人
士
的
區
域
。

作
者
供
圖

「萬物生靈：絲綢之路上
的動物與植物」 展覽現正於杭
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行，展
品來自全國十四間文博機構和
企業。圖為醉拂菻駱囊駱駝。
展期至九月五日。

中新社


